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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是 19 世

纪最有影响力的博物学家之一，

他的个人魅力如此之大，以至于

他的形象可以在诸多文学作品中

找到。多年来，根据华莱士生平

改编创作的小说、纪录片、电影和

电视剧也不计其数。2023年是华

莱士诞辰 200周年、逝世 110周

年，华莱士纪念基金（Alfred Rus⁃
sel Wallace Memorial Fund）在全

球开展多项纪念活动，包括推出 1
部 3集电视剧、组织至少 3场为期

1天的研讨会、开设华莱士主题讲

座、开办博物馆展览和出版约 10
本书等[1]。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科

学先驱，本文以一种整体性视角

来揭示其科学思想与其哲学、社

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梳

理华莱士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

遗产。

1 华莱士的自然科学成就

1823 年 1 月 8 日 ，华 莱 士

（1823—1913年）出生在英国威尔

士的蒙茅斯（Monmouth）。由于家

庭经济状况突然恶化，他不得不

早早缀学、就业，但他从小热爱阅

读，家里丰富的藏书帮助他自学

成才。在跟随哥哥担任土地勘测

员的 6年半时间里，华莱士对植

物鉴定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

收集标本。1844年，华莱士结识

了 昆 虫 学 家 贝 茨（Henry Wal⁃
ter Bates），转而开始对昆虫研究

感兴趣，并由此走上了博物学家

的道路。

华莱士在自然科学史上最重

要的贡献是提出基于自然选择原

则的生物进化论和动物地理分布

学说，这 2大发现主要基于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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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群岛地区的长期田野考

察，尤其是后者。华莱士称在马

来群岛的“8年漫游”构成了他一

生中“核心且具有支配性的事件”
[2]。

从 1854年 3月到 1862年 4月
的 8年间，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地

区的行程达 22000 km，开展了

60~70次航行。群岛里的每一个

重要岛屿他都至少走访 1次，或

在不同季节访问多次[3]。回到英

国 6年之后，华莱士才首次出版

了记录东方之行的专著《马来群

岛自然考察记》（本文主要参考金

恒镳、王益真的译本《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
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以下

简称《马来群岛》）。这部著作是

华莱士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

品，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自

然史书籍之一”[4]，被译为多国文

字一版再版。

1858年 1月，华莱士到达特

尔纳特岛后身染疟疾，间歇性高

烧使他无法收集标本，于是他专

注思考“物种的持续渐进改变是

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有一天，

他突然回想起自己在 12年前读

过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意识

到阻止野蛮种族人口增长的因素

（疾病、事故、战争和饥荒）或类似

因素同样也会作用于动物。当天

晚上，华莱士基本上就完成了论

文《论变种与原种无限偏离的倾

向》（《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的写作，并很快寄

给了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

win）。在 1858年 7月 1日的林奈

学会会议上，莱尔（Charles Lyell）
和胡克（Joseph Hooker）宣读了达

尔文尚未发表的论文概要、包括

部分观点的信件和华莱士的这篇

论文，从而正式宣告了由他们 2
人共同署名的自然选择理论的诞

生[5]。虽然华莱士在其自传《我的

一生》（《My Life》）和不同地方都

回忆、描述过这一茅塞顿开的时

刻，但他那清晰流畅的论文却表

明，自然选择理论的发现并不是

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而是华

莱士在南美洲和马来群岛多年来

高强度收集工作积累的结果。

1856年，在结束了对巴厘岛

和龙目岛的科学考察之后，华莱

士发现，虽然这 2个岛隔海相望

（最宽处不到 20英里），在面积、

土壤、地貌、海拔和气候上也基本

相似，但岛上的动物种群却全然

不同（陆生哺乳动物和陆生鸟类

种群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一

直向北延伸至望加锡海峡两岸的

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直至菲律

宾群岛和马鲁古群岛之间。就这

样，华莱士发现了东洋界与大洋

洲界的分界线——著名的“华莱

士线”（Wallace line），华莱士线的

概念雏形由华莱士在 1859年的

一篇论文里首次描述，由托马斯·

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
ley）于 1868年正式命名[6]。1875
年，他根据自己对马来群岛地区

以及亚马逊地区的详细了解，类

推出世界上的动物分布，完成了 2
卷本的《动物的地理分布》（《Geo⁃
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
mals》）和《海岛生物》（《Island
Life》）2部动物地理学专著。《动物

的地理分布》受到了广泛赞扬，

《Nature》称之为“动物地理学上第

1部完美的专著”。胡克则在英国

科学促进协会主席演讲中称它为

“自该协会成立以来，在分布学上

最重要的2部宏观著作之一”[6-7]。

华莱士总体上采纳了鸟类学

家斯克莱特（Philip Lutley Sclat⁃
er）在研究鸟类分布时所划分的 6
大区域，但他首先设置了决定动

物地理分区的参数，引入了更多

的分区和时间概念。同时，华莱

士首次绘制了一张动物地理分区

图，以呈现世界各大陆生命进化

的多样方式。虽然后来有许多科

学家都对“华莱士线”和动物地理

分区做过一些修正，但其基础性

地位从未动摇。直到 2013年，一

个国际科学研究团队宣布其利用

最新技术更新了地球生物多样性

图谱，将自然界重新划分为 11个
生物地理大区。该团队的核心成

员、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本·

霍尔特（Ben Holt）博士评论说：

“我们的研究是对自然科学领域

最基本的图谱之一所做的迟到了

很久的更新。我们终于能根据成

千上万种脊椎动物极为详细的信

息对自然界做概括性描述，这在

华莱士做出尝试以来尚属首次。”[8]

华莱士在 2次自然科学考察

中都收集了大量标本，但遗憾的

是，他在亚马逊地区收集的标本

不幸在回国途中被火灾焚毁，因

此他在第 2次考察中就采取了定

期寄回英国的方式。根据华莱士

自己统计，他在马来群岛一共采

集了 125660件标本，其中包括

310种哺乳动物、100种爬行动

物、8050种鸟类、7500种贝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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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 种鳞翅类、83200 种甲虫

类，还有 13400种其他昆虫[3]。这

些标本中的 18%由华莱士自己收

藏，用于研究生物进化和动物地

理学。他回到英国后发表了《犀

鸟科鸟》[9]、《帝汶岛、弗洛雷斯岛

和龙目岛的鸟类名单，附有新物

种的描述》[10]、《马来群岛新鸟类

的描述》[11]等 21篇论文，描述了

295种新物种，包括 120种蝴蝶，

70种甲虫和 105种鸟类。一些前

沿的业余爱好者和职业博物学家

根据华莱士的私人藏品、华莱士

出售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标

本“副件”，也发表了约 350篇其

他文章，涉及至少 4700种新物

种[12]。这些新物种中约有 250种
以华莱士的名字命名，通常是加

上后缀“wallacii”或“wallacei”，如
华莱士天堂鸟（Semioptera walla⁃

cei）。《伟大的博物学家》的作者桑

德拉·纳普评论说：“华莱士……

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和观察，通

过众多成为新理论证据基础的收

藏（这些藏品对今天的生物学家

们仍然很重要），他彻底改变了这

个学科”[13]。虽然也有学者批评

华莱士采集标本的行为完全违背

了自然保护主义的理念，但他所

采集的标本以及对标本生存环境

的仔细观察记录，无疑极大拓展

了人类对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

认识，他被称为“生物地理学之

父”[14]，当之无愧。

2 华莱士的科学精神

19世纪是科学探索的世纪，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扩

张，欧洲的传教士、行政官员、商

人、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大量奔赴

海外殖民地，带回世界上其他地

方和人群的知识。华莱士就是其

中极少数跨越了阶级身份界线

（由一个中下层、有抱负的业余爱

好者转变为上层、成熟的知识生

产者），成功跻身于学术核心圈的

人物之一。这既是他牢牢把握时

代机遇的结果，也与他个人具备

的勤奋、谦逊、耐心、百折不挠等

诸多优秀品质分不开。相比于同

时代的其他博物学家，他能够取

得成功的关键还包括如下 3种突

出的科学精神。

2.1 无畏艰险的牺牲精神

为了收集标本，华莱士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他

每到一地就需要找一个住处待几

天或几个星期，但工作条件总是

相当简陋。“一间小屋，既要做餐

厅、卧室和工作室，还要做储藏间

和解剖室，室内没有书架、橱柜和

桌椅，到处都是成群的蚂蚁，猫、

狗和其他家禽也可以随意进出。

……我的主要家具就是一个箱

子，吃饭时候它就是餐桌，剥鸟皮

时则是我的椅子，（有时）也用来

放剥完皮晾干的鸟类标本。为了

不让蚂蚁接触标本，我颇费周折

才借了一条旧凳子，凳子的四条

腿放在盛水的椰壳碗里，这样那

些蚂蚁就不会爬到凳子上去了。

而这只箱子和这条凳子就是我安

置所有东西的唯一处所了”[15]。

热带地区的天气往往很不利

于标本制作，尤其是雨季。华莱

士在 1856年 12月 1日写给经纪

人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的信

中说，“我忙着打包我的收集品，

但不幸的是在我完成之前被雨淋

了，我担心我的昆虫被损坏。狂

风暴雨的天气持续了四五天，就

像我们的二月，除了寒冷。用竹

子搭建成的房屋千疮百孔，潮气

肆虐，或许你宁愿不在这样的天

气里将昆虫装箱……”[16]。被各

种疾病打断工作是经常的事，“我

经常被像恙螨那样的小螨虫叮

咬，斯兰岛（Ceram）正以这种病而

闻名，而且岛上缺乏营养丰富的

食物。……我曾一度全身长满了

严重的疥疮，眼睑、脸颊、腋窝、下

肘、背上、腿上、膝盖、脚踝，到处

都是。当时我不能坐也不能走

路，想找到一个不疼的地方躺下

都不可能，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

周。旧疮才好，新疮又长出来，此

起彼伏，一直不见好……”[15]。华

莱士的身上几乎没有哪个部位没

有被伤痛折磨过。

除了简陋的生活条件和疾

病，华莱士还经常遭遇各式各样

的生命危险，包括蛇类兽类的死

亡威胁，地震、海啸、风暴等自然

灾害。但最令人沮丧的是莫名其

妙的噩运。在一次航行中，“我的

第 1个船员跑掉了；有 2个人在岛

上的荒漠中迷失了 1个月；我们

在珊瑚礁附近搁浅了 10次；我们

丢掉了 4个锚；船帆被老鼠咬坏

了；船尾的救生艇也丢了；返航本

应该用不了 12天，我们却用了 38
天；我们多次缺水和食物；因为我

们离开卫古岛的时候一滴油都没

有，所以连罗盘都用不了……”

“按说这段时间是出海的好时节，

但我们竟连一天顺风都没有。我

们总是不断打起精神，不断地与

风、洋流和偏航抗争”[15]。

幸亏华莱士一直抱有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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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极大热忱，也具有超出常

人的坚定意志，他不仅经受住了

各种考验，还取得了名垂青史的

伟大成就。华莱士在完成《马来

群岛》后，将它献给了达尔文，达

尔文回应说，“在经历了如此之多

的疾病折磨和海上惊险之后，你

能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特别是

那次去卫古岛的往返航行最为惊

险。我从你书中得到的所有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你为科学事业

坚持不懈的英雄气概。”[17]

2.2 坚持实地调查方法论态度

在实地从事科学考察工作要

比在书斋里生产理论艰难得多，

也需要承担更多风险。但在 19
世纪的英国，人们却非常轻视远

赴海外收集标本的博物学家的工

作，这与当时学术界的阶级构成

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活跃在

博物学领域的人多数出身于平民

阶层和工薪阶层，是未受过专门

训练的业余爱好者，需要通过售

卖所收集物品维持生计；科学精

英则多来自富裕阶层，即使没有

贵族身份，也具有贵族的优越感，

他们主要是在书斋里生产各种理

论思想。在贵族精英看来，必要

的田野调查是令人讨厌和不体面

的工作，这是一个又累又脏的活

儿，不仅危险，还包括解剖动物尸

体这样令人作呕的事情。19世纪

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使书斋里的知

识分子与其资料提供者之间形成

了单纯的商业关系，从而使精英

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18]。不仅

如此，学术界甚至还有人鼓吹，理

论生产者和田野调查者之间进行

严格的劳动分工有助于高雅科学

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在田野

点，毫无理论素养的工人才不会

有意地去挑选那些可能证实特殊

理论的证据，因为他们对所发现

的证据的含义一无所知；理论家

则可以在研究中公正地评价资

料，因为他们不会对别人收集来

的资料倾注个人感情。

作为一个要靠采集标本谋

生，但以学术为志业的博物学家，

华莱士深知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他在《马来群岛》一书中多次强

调，科学家的田野调查与旅行家

的游记有所不同。一方面，旅行

家往往由于停留的时间太短而无

法认识地方真相，“那些研究人类

种族的作者往往过于相信那些旅

行家提供的信息，而旅行家匆忙

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因

此没有多少机会熟悉那些民族的

性格特征，甚至连当地人通常的

长相都说不上来。这样，在那些 2
个种族已经长久混居的地方就极

易被蒙蔽，他们会将中间类型和

混杂的习俗视为从一个人种天然

过渡到另一个人种的证据，而不

是看作截然不同的 2种人的非天

然混合”[15]。另一方面，旅行家的

著述也经常为了制造异域情调以

吸引读者而美化或歪曲事实。例

如，在华莱士笔下，各式各样的绿

色植被是赤道（热带）地区的底

色。但为何人们会产生热带地区

到处鲜花盛开的印象呢？这是因

为“旅行家习惯于把他们在长期

旅行中碰到的美丽花卉集中起来

描述，从而制造出一种绚丽缤纷、

繁花似锦的景观效果”[15]。况且，

人们也被欧洲温室里所栽培的热

带花卉所误导，没有想到这些珍

稀花卉是从分散偏远的不同地区

收集来的，它们在其栖息地绝对

不会挨得这么近。

从方法论上来看，以华莱士

为代表的平民博物学家群体赞同

的是基于经验和逐渐修正经验解

释的归纳推理方法，而常常为贵

族权威辩护的则是由理性感知永

恒真理的演绎推理方法。因此，

来自中下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博物

学家以相对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研

究，这比他们上流社会的同行的

学术风格要更接近当代的科学调

查方式。直到 20世纪，田野调查

的经历才最终成为界定真正科学

研究的标准，不管“田野”是发生

在野外还是实验室。此时，博物

学先驱们的方法论贡献才得到重

新评价与高度赞赏。正如桑德

拉·纳普所言，“华莱士的野外考

察以及细心的标本收集工作不但

为自然选择进化学说奠定了基

础，它还为野外观察和自然生境

研究之间创造了紧密的联系，这

正是现代生态学和博物学的理论

基石”[13]。

2.3 敢于挑战权威的理论勇气

正是基于较长时间的实地观

察和详细的一手资料，华莱士对

自己的科学推论充满信心，甚至

做好了向科学权威发出挑战的准

备。1855年，华莱士在婆罗洲砂

拉越撰写了第 1篇探讨物种起源

问题的论文《论制约新物种出现

的规律》[19]，从而开启了人生中第

一个阶段的理论创作。但就在文

章发表不久之后，华莱士在英国

的经纪人史蒂文斯写信告诉他，

有几个博物学家对他“创立理论”

的做法表示遗憾，他们认为现在

最需要的是收集更多的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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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应该停止撰写推测性

的论文，集中精力搞收集[2]。幸好

华莱士热爱思考，从不满足于具

体琐碎的资料收集，而是致力于

提出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的科学

理论，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识，从经验材料到理论建构的飞

跃。事实上，除了著名的动物地

理分布线“华莱士线”之外，华莱

士在田野考察中还划出另外一条

线——人种地理分界线[20]，并提

出与当时主要的人类学家都有所

不同的人种类型学说。1858年
11月 30日，他在写给律师乔治·

斯尔克（George Silk）的信中批评

了当时最重要的人种学家和语言

学家之一、曾担任英国人种学会

主席的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Gordon Latham），他说：“我坚信任

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人类

学家，如果他不旅行的话，而且不

仅仅是旅行，他还应该像我一样，

与其他人种成年累月地住在一

起，熟悉他们的一般面貌和道德

品行，以便辨别那些让匆忙的旅

行者误认为是演变而不是杂交的

人种！我认为莱瑟姆在很多方面

都是错的”[5]。

虽然华莱士和达尔文共同提

出了基于自然选择原则的生物进

化论，但他们在有关人的进化问

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华莱士并没

有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在学术圈较

为边缘位置而一味附和其他进化

论者（如达尔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赫胥黎（Thomas Hen⁃
ry Huxley）等）的观点，相反，他始

终积极参与各种辩论，试图调和

人类起源的单一论与多源论、科

学主义与自然神学的矛盾。科学

史 专 家 罗 杰·史 密 斯（Roger
Smith）认为，由于华莱士积极参

与了有关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进化

地位的辩论并有所贡献，他实际

上调和了那个时代在科学要求和

伦理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21]。

3 华莱士的人文关怀

19世纪下半叶，华莱士已经

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

学家之一，除了生物进化论和动

物地理分布学，他的研究兴趣还

覆盖了人类学、冰川学、宇宙学、

流行病学，他也在知识界和大众

媒体上不断发表著作、信件和文

章，就唯灵论、社会改革、土地国

有化、疫苗接种和人类未来等问

题提出自己的“奇思妙想”。科学

史专家罗杰·史密斯认为，华莱士

的科学理论深受其人道主义价值

观的影响，这些表面上不同的主

题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

们很难将华莱士的“科学”工作与

“科学以外”的工作区分开来[21]。

3.1 人类平等与社会进步信念

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人类学

考察使他得出了马来人种与巴布

亚人种截然不同的结论[22]，从表

面上看，这一结论支持了人类多

源论，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首次

在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
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1863年）上公开发

表结论时，多源论的代表人物詹

姆斯·亨特（James Hunt）大感快

慰，称华莱士的论文是“提交给不

列 颠 协 会 的 最 重 要 的 报 告 之

一”[20]。对于像亨特这样为奴隶

制辩护的种族主义者来说，清晰

不变的种族界线支持了种族能力

的等级制，意味着承认某些人种

没有接受文明的能力。华莱士却

显然反对这样的结论。在他看

来，人类种族的不同身体特征（肤

色、发质等）都是在史前时代从同

一类的类人群体发展出来的。这

些特征通过自然选择（或者说“适

者生存”）得到演化，就像是动物

的皮肤和毛发为适应不同环境而

演化一样。但是，一旦有机体获

得了人类的心智官能，他们生理

上的演化就停止了。当人类开始

控制他们的环境——建立庇护

所、制造武器、筹集食物，这些活

动最需要的是互相协助，此时所

有的进一步提高都取决于思维的

力量。也就是说，自然选择现在

不是作用于肌肉，而是作用于大

脑。适合生存的不再是身体上最

强壮者，而是智力上最聪明和最

有道德的人。华莱士进而设想人

类心智的进化是文明发展的舞台

和背景。上述观点实际上调和了

单一起源论和多源论之间的冲

突，也说明华莱士对人类进化的

看法与其他多源论人类学家并不

相同，因为他把人类的心智和道

德行为看得与外貌体质特征同等

重要，而且处于较低文明阶段的

所谓“野蛮人”也具备向更高文明

阶段发展的潜能，而不是像种族

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差异无法

消弥。

虽然华莱士不可避免地带有

那个时代浓厚的欧洲优越论思

想，但在东方社会的长期游历也

开始促使他反思欧洲文明的不

足。他在《马来群岛》一书的结尾

尽情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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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对人类未来的看法。他认为

可以在南美洲和东方的“野蛮社

群”里找到通向完美社会的方式，

“在这种社会中，人人近乎平等。

他们没有我们文明制度下所产生

的智愚、贫富、主仆等巨大的分

野；没有大规模分工制度，不会有

敛财与利益的对立；也没有在人

口稠密的文明国度中，为了求生、

求财而势必产生的激烈竞争与艰

苦奋斗”[22]。他批评欧洲社会，

“比起我们在物理科学上的神奇

进步及其实际的应用，我们的政

府组织、法律系统、国家教育以及

整个社会架构与道德条理，仍处于

一种野蛮的境界”[22]。“野蛮”这个

词被华莱士打上了“*”号，并用整

整一页纸进行注释。不难看出，

此时的华莱士对欧洲资本主义的

迅速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分

化加剧和道德堕落深感忧虑。特

别是在他访问美国之后，北美同

质单调的城市化结果、奴隶制，以

及不公正的封建土地制使华莱士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疑虑更甚，这

也刺激了他专注于对社会改革方

案的思考。

3.2 土地国有化的主张

由于受到年轻时从事过土地

勘测工作的影响，在东方旅行期

间，华莱士对遇到的各种土地所

有权和耕种系统都很感兴趣，关

于谁拥有土地这个问题一直萦绕

在他的脑海中。他后来在《马来

群岛》的结尾处对英国的土地私

有制进行了批评，“我们容许私人

对国家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却未赋予大多数无土地的人在国

家土地上合法生存的权利。一位

大地主可以合法地把名下全部的

财产变更为树林或者私人狩猎

场，并有权驱离每一位世居该地

的人。在人口稠密如英格兰的国

家，每一英亩土地都各有其地主

与居住者，所以这无疑是一种合

法毁灭同胞的权力；这种权力一

旦存在，并为个人所操纵，以真正

的社会科学来说，不论程度多少，

无不显示我们还处于一种野蛮的

状态”[22]。这是他首次公开自己

对土地改革的兴趣[23]，后来得到

了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

勒的响应。应穆勒之邀，他参加

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协会，为之出

谋划策。这时，爱尔兰的佃户在

农业大萧条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对

待引发了华莱士的强烈同情和深

刻思考。1880年 11月，他在《当

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逻辑缜密

的文章，即《如何使土地国有化：

一个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基本

方案》[24]，试图在个人权利与社会

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华莱士

提议个人可以临时拥有土地，但

国家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而建

筑、设备和附加价值应归佃户所

有，他们同时拥有出售权。由于

这篇文章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

注，华莱士在第 2年成立的土地

国有化学会上被选为第一任主

席。在整个 19世纪 80年代，除了

一些评论以外，华莱士基本上没

有写过任何关于科学或博物学的

文章或书，土地国有化完全占据

了他的思维。因为他找不到一本

令他满意的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

的入门手册，于是决定开始撰写

《土地国有化：必要性和目的》这

样的科普手册。

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思想家

都抱持社会进步论。达尔文和斯

宾塞更愿意将社会进步寄希望于

自然选择的规律，认为它会随时

间的流逝最终开花结果；赫胥黎

相信更好的教育会最终导致改善

和进步；而华莱士则坚信土地国

有化是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关

键。他近乎天真地以为，给每个

人 1英亩（约 0.4 hm2）土地，100万
人就能脱贫过上幸福的生活。他

在《土地国有化的“原因”和“方

法”》中写道：“在最贫穷的农舍周

围开辟一个菜园，种上果树和遮

阴植物，提供一定的空间养猪和

家禽，这将不可避免地激发人们

不懈的努力和勤俭节约，很快就

会让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脱离贫

穷，并能减少酗酒和降低犯罪率，

如果不是全面消除的话”[25]。对

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人

的更高天性能够主宰自然选择，

使个人成就得以实现，同时又能

大公无私地顾及所有人的利益。

3.3 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在晚年阶段，华莱士仍笔耕

不缀，持续思考人类和社会的前

途命运问题。在他继续为《Na⁃
ture》等自然科学期刊撰文的同

时，他还为其他关注社会和政治

问题的杂志写了大量文章。他支

持妇女权利和环保主义；公开反

对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反对强制

接种疫苗、优生学和活体解剖；呼

吁消除贫困，承认所有公民都有

公平享受共同财富的权利。他还

不断地为那些社会底层人群、受

剥削的人、贫困的人、流离失所的

人的权利而奋争。

华莱士相信，适者生存原理

可以与更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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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他来说，

适者生存是动物世界自我改进的

一种方式，但这一过程在人类身

上受到了抑制，因为人性会激发

我们去挽救那些弱者和受害者。

这种品质虽然与我们的身体甚至

智力发展相对立，但却是人类道

德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

品质使人成为“人”。华莱士的传

记作者彼得·雷比说：“他身上有

一些东西不仅从未改变，而且变

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他对人和

民族的强烈的兴趣，以及他寻求

社会公正的强烈动力”[5]。

在华莱士的自传《我的一生》

里，他郑重宣布 :“我是一个社会

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对人类而言，

最高的法则是正义。因此我把

‘纵使天崩地裂，也要伸张正义’

（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我对社会主义的

定义是‘每个人都能为共同的善

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所有人享有

平等的福祉而自愿组织劳动。’这

就是绝对的社会正义，就是理想

的社会主义。因而，它是所有真

正的社会改革的指路明灯”[2]。这

一目标实际上与马克思“所有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

想十分接近。

1913年 11月 7日，华莱士在

英国多塞特郡的家中去世，享年

90岁。

4 结论

华莱士的自然科学成就很早

就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他 45
岁时，伦敦皇家学会便为他颁发

了皇家奖章（Royal Society of Lon⁃

don’s Royal Medal, 1868）。1892
年，他获颁伦敦林奈学会金质奖

章（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s
Gold Medal）和皇家地理学会创始

人奖章（Royal Geographical Soci⁃
ety’s Founder’s Medal）。虽然华

莱士会因为他在自然选择原理和

动物地理分布等自然科学领域所

做出的贡献永远受到世人敬仰，

但笔者认为他的重要贡献并不仅

仅局限于那些过去的时刻。正如

史密斯（Charles H. Smith）和贝卡

洛尼（George Beccaloni）所说，华

莱士“是基础科学世界的重要创

新者之一；是旅行家和野外生物

学家的灵感启发者；是拥有众多

读者的成功作家；是为从业专家

提供了无数新旧物种标本的供应

人；是对弱势群体以及被边缘化

人群抱有人道主义关怀的典范；

尤其是，他无惧于公开表达自己

的坚定信念，哪怕它们与那些既

有观念相违背”[26]。

简要回顾了华莱士所取得的

重要自然科学成就，重点阐述了

他无畏艰险、坚持实地调查、勇于

理论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坚信

人类平等与社会进步、致力于实

现社会正义的人文关怀。华莱士

完全是凭借他自己的努力而崛起

的，没有任何阶级、背景和教育上

的优势。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

未放弃对人的思考和梦想，把渊

博的科学和专业知识与深刻而根

本的社会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不

管时代如何变化，科学进步如何日

新月益，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

怀始终值得学习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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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naturalist Wallace: To commemorate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Alfred Russel Wallace's birth and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AbstractAbstract As 2023 marks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and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Alfred Russel Wallace, the
best way to commemorate Wallace is to review and promote his intellectual legacy.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Wallace's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take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case study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focusing
on his characteristic spirit of sacrifice in pursuit of truth despite obstacles, his methodological attitude of persisting in field
expedition, and his innovative spirit of challenging authorit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ws that Wallace, as a utopian socialist with
a high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integrated scientific requirements with ethical requirements. His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care is the most valuable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posterity.
KeywordsKeywords Alfred Russel Wallace; The Malay Archipelago; spirit of science; naturalist; social justice ●

（责任编辑 徐丽娇）

KANG Min1, LI Gengrun2*
1.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2.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48109, USA

120


